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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多年来中国精美瓷器
是欧洲贵族家庭必备品

收藏周刊：在《中国风》一书中，提

到许多具体门类，包括陶瓷、丝绸、漆

器、建筑、园林等。您如何看待“陶瓷”

在这些门类中的地位/特殊性？

龚之允：陶瓷在相当一段时期是中

国对外出口的热门商品和艺术品，在全

世界范围内占垄断地位。中国在过去

也有不少工艺品，比如丝绸和漆器，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被全世界所推崇，

但其技术垄断后来被其他国家打破。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贵族，比如美

第奇家族就试图破译瓷器烧制的方法，

但他们生产力太过落后，没有成功。即

使到了18世纪，连日本都没有办法烧制

像中国那样优秀的瓷器，可见中国瓷器

在当年就是现在的芯片技术。此外，陶

瓷的绘制和烧造也和技术紧密结合。如

果对比18、19世纪的中外陶瓷艺术，可以

发现，中国瓷器无论在用色和线条上都

更精美出色、落落大方。日本色彩精致

有余，但器型的气息拘谨，无法体现文化

自信，而欧洲在瓷器绘图的塑形和色彩

上体现了本地的特色，但工艺落后，陶瓷

艺术的质感并不突出。中国精美的瓷器

相比书画，更受青睐，是欧洲贵族居家必

备的装饰艺术，凸显其社会地位。

收藏周刊：考古发掘表明，中国陶

瓷至少最晚在汉唐时已输往国外。您

认为中国瓷器，对欧洲文艺风尚开始产

生强有力的影响，是从何时开始？

龚之允：开始产生重大影响是文艺

复兴鼎盛时期，即15世纪和16世纪交汇

的这一时间段，明朝的青花瓷通过丝绸

之路传播到了欧洲。美第奇家族对中

国的青花瓷推崇备至。欧洲人认为中

国的青花瓷是神仙才配享用的神器，能

解百毒。于是在威尼斯画派创始人贝

里尼和提香的作品《众神之宴》中，青花

瓷闪亮登场，为欧洲的中国风开启了先

河。汉唐时期中国以陶器为主，而陶器

中国并不占垄断优势。宋代的瓷器则

大量出口，但宋人的审美淡雅端庄，以

单色调为主，欧洲人的审美倾向希望有

丰富的图像和色彩。也许这是青花瓷

和后来中国的五彩、粉彩能在欧洲流行

的原因。

收藏周刊：西方制作出真正意义上

的瓷器，是何时呢？

龚之允：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有过

多次瓷器烧制的尝试。和很多古代技术

一样，受制于传播和偶然性，一些瓷器被

成功制作出来，却无法延续工艺。瓷器

大规模研发和生产成功，大概是18世纪

中期，英国成功烧制出软质瓷器，介于陶

器和瓷器之间。这是因为釉的质量和烧

制温度未能达标所致。不过英国经过工

业化，生产力得到提升，到了 18世纪下

半叶，研发出了硬瓷。马嘎尔尼使团曾

非常自豪地向乾隆皇帝进献了英国最

好的瓷器，但很可惜，清代的统治者没

有引起重视。在传统观念中，法国的珐

琅工艺与中国瓷器结合得更好，并且法

国的艺术发展要比英国成熟，因此法国

的珐琅彩等瓷器在 18 世纪也非常出

色。同期研发瓷器技术的欧洲国家还

有荷兰、德意志和俄国。但欧洲瓷器真

正能媲美中国的，特别是在工艺上，则

是在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之后。

收藏周刊：从被西方引以为罕的克

拉克瓷，到康熙时期吸纳西洋技术而创

烧的珐琅彩，再到18世纪以广州十三行

为主要销售集散地的“定制外销瓷”，我

们是否可认为，这样的进程，是从“中国

风”到“西风东渐”的具体体现，也是文

化主体地位轻重的转移？

龚之允：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
的，因此需要把“中国风”和“西风东渐”
置于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历史语境中
看。中国风艺术和中国外销艺术都是

中西文化交流后产生的新艺术，文化主

体在地位的轻重有所偏移，但并非一边

倒，这是由中西综合实力对比所决定

的。“定制外销瓷”反而更能反映中国艺

术和生态的活力。值得注意的是，外销

艺术式微后，中国风在欧洲也没落了，

在此之前文化主体地位，我个人认为中

西方是相对平等的。

18世纪中西方交流的突破

收藏周刊：您如何看待洛可可风潮

和“中国风”在艺术上的联系？

龚之允：洛可可代表着欧洲国家对

天主教领导的巴洛克宏大叙述模式的

一种修正。洛可可注重个人审美、小资

情调和当下时尚，是法国为主导的欧洲

院派艺术二元对立中的重要环节。中

国风因为其时尚特质和异域风情，弱化

了欧洲的古典元素，拓宽了欧洲艺术的

发展。中国风也随着法国宫廷所推崇

的洛可可风尚，席卷了整个欧美。二者

之间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收藏周刊：从巴洛克、洛可可到新

古典主义，随着这个转折时期艺术风格

的转变，欧洲的“中国风”，是否相应出

现了一些转变？

龚之允：中国风艺术有一些变化，

艺术形式更为多元，艺术内容从荒诞不

经到更为详实，参与创作的艺术家也越

来越多，且不乏艺术史上的名家。

收藏周刊：留意到书中所述，十八

世纪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十八世纪的

中国和“中国风”有何独特之处？

龚之允：18世纪中西方的交流在三

大途径上都有所突破，使得中西艺术的

交流达到了顶峰。中西交流的三大途

径为：宗教、政治和经贸。18 世纪欧洲

处于法国主导的院派艺术发展道路，而

中国则历经康乾盛世。康熙和乾隆与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都有书

信往来，从宗教层面成功过渡到政治层

面，加强了艺术交流。政府主导的艺术

活动也深入到了国家政治层面，比较典

型的例子是康熙朝引进法国的珐琅技

术，改进了御制瓷器，乾隆委托法国皇

家艺术学院制作的《战功图》版画。路

易十四建造了曼特侬宫，路易十五定制

了中国主题的艺术挂毯。在经贸层面，

欧洲的各路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十三行

往来频繁，直接催生了被称为“China
Trade”的国际贸易生态和外销艺术。

18 世纪之后，法国因为大革命，艺

术发展出现了重大变化，更注重自身，

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危机。

“中国的强大并不神秘”

收藏周刊：在流行欧洲约 700 年的

这场“中国风”里，您认为“中国艺术”本

身，在这场交互/互动中，它的地位或所

占比重有多少？

龚之允：中国艺术所占的比重一直

很高。从早期的瓷器、漆器、壁纸画，到

后来外销的油画。18世纪，中国艺术的

活跃度，在世界舞台上达到顶峰。只不

过，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高雅艺术比如文

人画，对西方的影响力有限。西方对于

中国的认识，有着自身的选择性需求，

同时中国对外的文化输出也受到守旧

的思想限制。中国风一定与中国有关，
如果没有中国的方物、纪闻、绘图等视
觉载体传播到欧洲，那么欧洲的中国风
都没有发展的起源和动机。现实的中
国是想象的中国的前提。

收藏周刊：这段时间的文化交流

中，欧洲的“觉察性”和“主动性”是否更

加明显？为什么？

龚之允：是的，欧洲更为主动。因

为欧洲人在过去有着很强的文化危机

意识，更愿意向外进行探索。并且他们

在对外探索和扩张时，得到了实际的好

处，于是形成了正向反馈机制。比如英

国在明末清初就一直试图多了解中国，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文明

体，有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法国启蒙

时代的学者很多都认为中华文明理性

且高雅，是法国社会变革需要效仿的对

象。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社会变革的需

求，驱使着欧洲对中国进行探索。而反

观明清时代的中国，因为过于自信和自

负，不愿意去了解西方，于是在系统知

识的此消彼长之下，与大航海这样的历

史机遇失之交臂。实际上，中国在近百

年来也因为自身的文化危机和实际需

要，开始主动了解世界、融入世界，现在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从而没有再次错过

产业全球化的历史机遇。

收藏周刊：十多年前，您来到欧洲

“中国风”的最后一大重镇——英国的

布莱顿。我们很想知道，当地的过去和

现在，是如何看待和融合“中国风”的？

龚之允：过去布莱顿是英国海边的

一个渔村。18世纪中华文化的钦慕者，

向乾隆皇帝派遣使团的英国国王乔治

三世晚年出现精神疾病，他的儿子后来

的乔治四世代为摄政。乔治四世为了

有一个更为独立自主的领导团体，离开

伦敦，正南行驶至海边，在布莱顿建造

了英皇阁这一行宫，作为他的办事处。

由此整个布莱顿发展起来，一跃成为萨

塞克斯郡的所在地。英皇阁内部就是

中国风样式。可以说，中国风是布莱顿

发展的重要契机。现在英皇阁仍是布

莱顿的地标，并且当地人文化上更包

容，追求时尚，“中国风”的精神得到了

发扬。

收藏周刊：今天，在全球范围来说，

主要集中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中国风”，

是否依然存在？它有什么变化？

龚之允：在 19和 20世纪初，中国风

在欧美式微，这也和当时国力的衰退息

息相关。中国现在在各个领域都欣欣

向荣，有不少产业，特别是互联网行业，

对世界格局和思维产生了不小影响。

中国的变化和新思维，会进一步改变中

国风的发展。欧洲人想象的中国，在这

样的背景下，能更反映中国深层次的哲

学逻辑，而不是过去表面的一鳞半爪。

中国的强大并不神秘，中国自强自立的

现实将是其有力的支撑。

历史能够告诉未来，文明的风向

标，既表现了文明的强韧延续，也受到

不断自主创新的推动发展。因此，我们

要更自信、更自主更主动，坚持创新，不

断交流，从点点滴滴出发，积极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风：13世纪-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译者龚之允接受专访

日前，《中国风：13世纪-19世纪
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一书译者、哲
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史讲师龚
之允，接受了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的
专访。

他同时表示，“无论是宏观还是微
观的研究，只要我们带有文化交流的意
识、发展创新的思维，为全球化时代下
的人们带来有价值的知识和观点，我们
的研究都是值得的”。

（本版图片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提供）■彼得大帝“漆器室”的红黑底鎏金漆漆画

■《马可·波罗游记》插图

■《中国风：13世纪—19世纪中国对欧洲
艺术的影响》

当年中国瓷器相当于现在的芯片技术


